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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憩园》作为巴金代表作之一，以较为平缓的笔触书写了一个个所谓的生活在当时社会的“新”青年。

然而憩园中的许多人物却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逃离”憩园的想法或行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家》中

觉慧的“逃离”的延续，也是五四“出走”模式的又一续写。通过“逃离”憩园这一现象，可以简要探

知当时青年人复杂的人生处境以及作者本人对于社会现状、封建遗毒的深入思考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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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Ba Jin’s representative works, “Leisure Garden” depicts the so-called “new” youth living 
in the society of that time with a relatively gentle brushstroke. However, many characters in Lei-
sure Garden unintentionally exhibit the idea or action of “escaping” the Garden, which to some 
extent can be seen as a continuation of Juehui’s “escape” in “Family”, and another iteration of the 
May Fourth “running away” mode. The phenomenon of “escaping” from the garden provid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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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impse into the complex life situations of the youth at the time, as well as the author’s deep re-
flections and critiques on the social status quo and the lingering poison of feud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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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金的“憩园” 

巴金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与洞察力的作家，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封建残余有着极深的批判

和痛恨，认为“封建家庭里培养不出有用的好人来”[1]，其作品也大多展现了对封建秩序的激烈反抗，

比如巴金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但他的作品中也不乏看似恬静实则暗含深刻批判的作品，《憩园》

就是这种作品的典型代表，以平缓和煦的笔触勾勒出一个个时代青年的缩影，暗含着巴金对当时所谓的

“新式青年”处境的隐忧。 
《憩园》创作于 1944 年，从黎先生回乡开始写起，到他离开“憩园”结束，通过客居在“憩园”的

黎先生的视角，叙述了“憩园”新旧两代主人的生活命运。 
《现代汉语词典》中“憩”是“休息”，顾名思义“憩园”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憩园”风景

秀丽，茶花盛开，的确是一个休养圣地。但是在“憩园”中黎先生观察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生活在“憩

园”中的许多人物都离开了或者渴望离开“憩园”，比如卖掉公馆搬出“憩园”的杨家、在“憩园”中

深感寂寞的姚太太和沉溺于外祖母宠爱的小虎等。 
本文主要选取了姚太太和小虎两个和黎先生有直接接触的人物展开，探讨他们渴望逃离“憩园”的

现象，并以此为出发点，分析当时青年们所谓的“反叛”和“逃离”。 

2. “园”里的人想出来 

2.1. “浪子”的命运轮回 

小虎并非《憩园》中以众多笔墨塑造的主要人物，他的形象大多是通过旁人(老文、李老汉)的转述描

绘。小虎所谓的“逃离”也并非因为认识到“憩园”对精神的束缚，而是因为“憩园”对他来说暂时不

是“憩”居之所。他的“逃离”是虚假的，是被掩饰在了孩童贪玩的表象之下的，他想要逃脱父亲和后

母的管教，得以在外祖家“整日赌钱摆阔”，依靠祖辈父辈的财富积累过活。因此小虎的“逃离”是浅

层次的、暂时的，只是要摆脱家长的威压，那么如果小虎能够顺利长大，在家庭中掌握话语权之后，“憩

园”就成为他的寄居之地，让他得以安心地做“姚少爷”、“姚老爷”。 
小虎的人生走向其实和“憩园”旧主人杨梦痴是一致的，同样是少时深受家庭溺爱的少年，成长为

游手好闲的“浪子”，依仗家庭财富挥霍无度，没有丝毫安身立命的本领。那么这些“浪子”的最终命

运如何呢？杨梦痴的结局是输掉所有家产，被妻儿赶出家门，感染霍乱而死。如果小虎没有溺水夭折，

那么他也将步杨梦痴的后尘，前半生阔绰，后半生潦倒。可见小虎和杨梦痴可以作为少年“浪子”和成

年“浪子”来对照，书中黎先生也早预见了二人命运的相似，提醒姚先生管教小虎，以杨梦痴为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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慑于小虎外祖家的权势，姚先生仍然主要采取顺其自然的办法，小虎的最终命运也不容乐观。 
杨梦痴和小虎体现出了“浪子”命运轮回，他们只知享乐，尚未真正“开化”。二人背后其实代表

了当时一部分大家族青年的境遇，这些封建家庭的“遗老遗少”们，终其一生没有接受任何新式进步的

思想观念，结局也只能是被时代裹挟，潦倒收场。书中的“黎先生”，或者说巴金本人，虽然洞察预见

了这种命运，但由于个人能力是有限的，所以黎先生无法拯救杨梦痴和小虎，巴金也无法唤醒乱世中纸

醉金迷的“浪子”，让他们觉醒并“逃离”封建的牢笼。 
因此，《憩园》虽然对“浪子”采取否定和批判态度，但字里行间依旧透露出对他们命运走向的忧

虑和深深的无奈之感，这也反映出巴金本人面对凋敝时代的无力和惋惜。 

2.2. “新青年”的困境 

和小虎、杨梦痴的“浪子”形象不同，姚太太是当时“新青年”们的代表。姚太太在“憩园”中的

形象很特殊，她是个十足的“新派人物”，喜欢看外国电影、新式小说，和客居者黎先生有着强烈的心

灵共鸣。然而她是唯一一个想要离开“憩园”却最终被困于“憩园”中的悲剧性人物。 
在黎先生到来前，姚太太处于一种无人理解的“孤独状态”。虽然姚氏夫妇生活和谐平静，感情融

洽，但是姚先生却一直不能真正理解姚太太的内心。诚然姚先生也受过新式教育，还留过洋、当过教授，

但是从姚先生的生活状态来看，他还是一个缺乏新思想的“旧式人物”，“靠他父亲遗下的七八百亩田

过安闲日子”、喜好陪长辈听京戏、买来线装书“当作摆设”……一个“新派人物”和这样一个潜藏着

旧思想的人共同生活，姚太太内心的孤独和复杂，可想而知。 
生活在闲适却寂寞的“憩园”，陪伴着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丈夫，面对着对自己有敌意的继子和前

夫人娘家，姚太太的处境是孤独的。她的这种处境通过客居者及叙述者黎先生的一句“这应该是多么深

的心的寂寞啊”客观真实地展现出来。 
困顿在这种孤独的生活中，姚太太渴望离开安适的“憩园”。她曾对黎先生表露这种渴望：“我不

学学走路，恐怕将来连路都不会走了”、“我好像一只笼子里长大的鸟，要飞也飞不起来了”[2]……想

法虽如此，但她最终还是屈服于现实，因为她的亲人、丈夫，还有腹中的孩子都是她离开“憩园”路上

割舍不掉的牵绊。 
如果说“憩园”是一个金制的精巧笼子，姚太太无异于是其中圈养的金丝雀。就像《围城》中所说，

“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面对这样被“灰砖的高门墙，发亮的漆黑大门”围起来的围城，

作为清醒者的姚太太渴望离开[3]，但不得不受困于小小的“憩园”。姚太太的未来，也可以一眼望穿：

一生被困在这个“美好”的“憩园”，安静地活着，安静地老去，这也正是姚太太的悲哀所在。 
姚太太的悲哀具有一定普遍意义。她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她自己，还代表那些受过新式教育并且有着

一定进步思想的青年。从姚太太身上，可以窥见当时这些青年们的那种复杂的心境和处境，他们渴望摆

脱生活的束缚、渴望离开，但是自身的软弱性与现实的复杂性使他们不得不投降于眼前不如意的生活。 
如果说巴金对杨梦痴、小虎式的“浪子”采取了明显的批判态度，那么对姚太太式的“新青年”，

他有着更为隐晦、更为内敛的批判或者思考，思考他们离开封建牢笼之后又该何去何从，思考他们是否

能够真正摆脱封建束缚，最终成长为社会的新缔造者。 

3. 从“高公馆”走后怎样 

与《憩园》类似，巴金的名作《家》，也反映了“新青年”们对原有家庭的一种逃离。 
在《家》中，觉慧所逃离的是“高公馆”。“高公馆”是一个十足的封建大家庭，高老太爷作为封

建家长，是“高公馆”中的绝对权威，对子孙的人生大事有绝对的决定权。接受了新思想的觉慧面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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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专制的长辈和腐朽的家庭，产生了不满并对此进行直接而激烈的控诉“家，什么家！不过是一个狭的

笼”，最终觉慧也如他所愿，逃离了这个“狭的笼”、这个穷途末路的“高公馆”。 
觉慧是巴金笔下反抗封建旧家庭的典型代表，在这一人物背后有千千万万个“觉慧们”渴望逃离或

逃离了桎梏他们的旧家庭。“觉慧们”逃离“高公馆”和后来“姚太太们”渴望逃离“憩园”，都是对

五四出走模式的一种书写和延续[4]。 
就像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曾经问过“娜拉走后怎样”，这里也会产生一个问题，“觉慧们走后怎样”。 
对于这个问题，《憩园》给出了其中一种回答：“觉慧们”从“高公馆”逃到“憩园”里了。 
逃离了“高公馆”之后的“觉慧们”，面临着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一种是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新式

思想，从事着新式职业，开始崭新的生活，可能会有物质上的穷困，但总之还是新鲜而生动的，如《憩

园》末尾黎先生离开“憩园”去“和好些朋友一块儿做点事情”；另一种就是为生计着想，找一份稳定

的工作，有一个栖身之所，建立所谓的“新家庭”，满足于这一方小天地，被自己骨子里的封建残余渐

渐腐蚀。 
后一种就是“憩园”中的生活，这种生活又抛给了生活在其中的青年们一个选择题，是沉迷在安适

的生活中，放弃曾经的梦想，还是逃离这种生活，去过自己渴望的生活。姚先生选择的是第一种，姚太

太则渴望选择第二种。 
逃离“高公馆”并不是“觉慧们”的终点，恰恰是他们真正人生的起点，而步入社会之后所面临的

环境可能会给热血沸腾的青年人迎面泼一盆冷水，迫使有些青年人蜷缩在自己建造的“憩园”中，无法

向前迈进。久而久之，他们建立的似乎是象征着新式家庭的“憩园”也会逐渐地变成一个披着新式外衣

的“高公馆”。虽然这里没有高老太爷一样的封建家长和陈腐的规矩，但是其内核却是受封建思想浸染

的，是一种新形式的“高公馆”。在这种新型的“高公馆”中，随后可能又会有人想要逃离。虽然在《憩

园》一书中，姚太太并没有逃离“憩园”，但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姚太太的孩子们在接受着新式教育长

大之后会怎样呢？可能在他们看来，此时的“憩园”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束缚他们的“高公馆”，然后他

们会逃离这里，成为了新一代的“觉慧们”，继续面对着不同的人生选择，成为新的“黎先生”或“姚

先生”…… 

4. 对“逃离”的追问与反思 

这种“逃离”为什么会延续下去？ 
姚太太已经给出了答案。在姚太太心里，她自己“对什么事情只有等待，对什么事情都是空有一番

心肠”，到最后“要飞也飞不起来，现在更不想飞了”。可见，姚太太认识到了是由于她自身这种“只

有等待”的软弱性和家庭社会的复杂性导致了她这种悲哀孤寂的处境，使她始终难以离开“憩园”。 
这种软弱性是姚太太这样的新派人物身上是普遍存在的。比如“高公馆”里的觉慧，他也曾软弱，

不敢公开反抗高老太爷的威严，只能“找出旧的《新青年》《新潮》一类的杂志来读……好像他已经报

了仇了”，但“觉慧们”最终还是由软弱走向了坚定。在面对完全封建的“高公馆”时，他们能以一种

决裂似的姿态逃离这里，冲破旧的牢笼，“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 J’accuse (我控诉)”[1]。然而当

他们面对着自己所建立起来的新式“高公馆”——“憩园”时，就产生了复杂多样的情绪，不再是以往

的那种热血沸腾的昂扬，而是转向了诗意的感伤和留恋[5]，从激烈地抗争转向了孤寂地倾诉和妥协。 
他们的这种妥协不仅仅由于自身的软弱，更是由于所处的封建社会环境。这也就是巴金在《憩园》

中重点揭示的“封建家族制度和传统思想意识‘吃人’的罪恶本质”。 
“觉慧们”从“高公馆”里逃离之后，可以到“憩园”，但从“憩园”逃离之后，他们又将去哪里

呢？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封建的压制之下，哪里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憩园”或“高公馆”，因此他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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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些人选择不再离去，接受现实的生活。 
正如“觉慧们”呐喊的那样“这个社会都是凶手”，正是这种保守的落后的社会和制度依然存在，

“心里的辫子”没有剪掉，才使得有些本可以“新”的青年人最终回到了“旧”。 
笼罩在巴金的《憩园》中的是他的一种“理想失落和社会批判的情绪”[6]，不仅有对旧社会制度的

严厉批判，还有“破家立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新式社会的愿景[7]。巴金通过塑造人物，反映

了他自己对于社会现状和青年出路的一种思考：要想结束这种无休止的逃离，唯一的途径就是换一种社

会、换一种制度，只有整个社会都抛弃封建的因素，才会终止这种周而复始的逃离。就像巴金说的“倘

使她们生活在另一个社会里，活在另一种制度下，她们的青春有可能开放出美丽的花朵。”这也体现出

了巴金的部分创作理念。 
巴金的《憩园》从叙述上“放松了人”，从内涵上“鞭笞的是制度”[8]，这一作品反映了整个社会

和时代对于人影响。他依托于时代，将时代特点加工映射到作品中去[9]，通过自己的笔墨映射深刻而宏

大的时代问题，其创作反映时代，又通过创作去促使读者了解社会现象、反思社会问题、提出个人方案，

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这也是巴金作品乃至任何一部优秀作品的魅力之一。 

参考文献 
[1] 巴金. 巴金选集(第十卷)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2] 巴金. 巴金选集(第五卷)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3] 王辉. 从“出走”到“回归” [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西北大学, 2011. 

[4] 林俊. 巴金小说中的“出走”主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2015. 

[5] 邵宁宁. 家园彷徨:《憩园》的启蒙精神与文化矛盾[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2): 207-215. 

[6] 田丰. 理想 自由 人性——对巴金《憩园》多重意蕴解读[J]. 北京社会科学, 2018(8): 36-45. 

[7] 旷新年, 马芳芳. 从“出走”到“回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家族叙事及其文化含义[J]. 当代作家评论, 
2007(1): 55-63. 

[8] 巴金. 巴金全集(第二十卷)谈憩园[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9] 巴金. 巴金近作(四)心里话[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79.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4042

	论巴金小说中的“逃离”倾向及时代特征
	——以《憩园》为考察中心
	摘  要
	关键词
	Exploring the Theme of “Escap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in Ba Jin’s Novels 
	—Taking “Leisure Garden” as the Research Center
	Abstract
	Keywords
	1. 巴金的“憩园”
	2. “园”里的人想出来
	2.1. “浪子”的命运轮回
	2.2. “新青年”的困境

	3. 从“高公馆”走后怎样
	4. 对“逃离”的追问与反思
	参考文献

